


长 江 寻 梦

                    【长 江 寻 梦 】（上）

      　　　　　 谨以此文献给梦萦魂牵而又令人无奈的　　　　　　　　
     　　　　　　　　　　 万　里　长　江　　　　　　　　　　　　　

想写这样的题目，已经有时日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却一直拖到了现
在。
在海的那边，长江正如暴戾的孽龙，翻腾着，咆哮着，吞噬着肥沃的
原野，扫荡着富庶的村庄。不屈的人们正用近乎原始的办法以血肉筑成铜墙
铁壁，扼住它的利角，擎住它的腰身。齐整的号角和孽龙在挣扎中发出的愤
怒的吼叫汇成一曲震耳欲聋冲天而出的交响乐，是豪迈，是悲怆，却又夹杂
着许多无奈但又顽强的微笑。
而我却偏偏要在这样的时候，去整理捕获浮躁而孤独地悬游于思维的
时空里的记忆的碎片了。远处微萌的星光中虚暝地流淌过长江的温顺的影
子，但它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地消退、并即将黯淡去了。
这将是怎样艰难的一次记忆之旅呢？

一、黄色之流
畅游长江，已是颇为久远的梦了。儿时背诵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时，
就开始编织了这样的梦。长江在梦里悄然流淌了十余年，终于在数年前的一
个金秋时节，展现在我的眼前。
我们是从山城重庆开始踏上旅程的。山城果然不虚其名，山多雾多云
也多。在那里住了七日，却只在即将遁别阴森恐怖的歌乐山时，在离开乌云
笼罩着的山顶的一霎那，见到了一线阳光刺破了浓浓的云层，投射到正因了
渣滓洞逼人的寒光而感到战栗的人们身上，给他们丝微的温暖。这或许昭示
了光明终于是要突破乌云的层层封锁，而给人以生的希望？溟溟中回眸一
看，似乎见到了当年渣滓洞中的壮士门，在黎明前的最黑暗的那一霎那，突
破高墙的围堵和机枪喷吐出的无情的烈焰的封锁，翻越阴霾而坚石壁立的歌
乐山，而获得自由和解放。在他们最苦痛而绝望的时候，想必也有这样的一
线光辉，照射到他们身上的吧？
然而这个阳光终于一闪而过了，等到再见到太阳时，我的双脚已经跨
上了泊江的客轮。
船开始在轻微荡漾的江面上行进。十月底的蜀地已经颇有些凉意，清
柔的飘风从身边轻抹而过，带着一丝清香的泥土气息。由于上游的植被已遭
到严重破坏，长江经过一路奔忙，到这里已经失去了高原雪海的冰洁透亮的
模样，夹带的大量的泥沙使江水的颜色变得浓黄，和久已闻名的黄河水已经
浑然不可区分了。
究竟是什么时候，长江成了从心底里和黄河并驾齐驱的河流呢？
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以黄河流域为依托的北方文化一直在我们民



族的心路历程中起着主角的作用。从远古的炎黄部落，到东西汉的亭台楼阁，
都是以她作为文化的轴心。然而从三国时代起，这个轴心开始向南转移。原
来的蛮荒之地的江南千里沃野，东起吴越，西至巴蜀，沿长江一脉九曲排开，
已经产生并拥有了足以和北方相抗衡的文化势力。先汉之时，高祖用陈平之
计，远遁巴蜀，焚毁栈道，在那时无疑就如发配边疆。而项羽据守关中，便
以为天下皆入其囊中，那时巴蜀肥地又何偿有什么显明的战略地位呢？而湘
南之地，甚至到唐时依然属于发配充军之地所，吴越之地，在孙策初时也是
以矮人一头的形状出现。但汉时设立十三部，荆州、益州、扬州、交州四部
统管江南一片，南北已现出相争之势；到三国时，蜀汉全制巴蜀，孙吴虎据
长江东南一片，吴蜀联盟，正是以长江为屏障，乃有实力和握有中原十二州、
掌管黄河一线拥有了深厚文化根基的曹魏形成鼎足三分之势。三国鼎立的百
年纷争，其实不就是中华文明的两个主干的一次大的对抗和融合么？在赤壁
之战的熊熊烈焰中，黄河与长江第一次进行了气势磅礴而又带有了万般苦痛
的交汇。在冲天的火光中，旧的两个相对独立的文化涅磐了，黄河注入了长
江的狡黠，而长江却染上了黄河的忠厚与深沉的黄色的文化底韵。长江或许
就是在那时，熏陶上了黄河雄浑的黄色之魂吧？
终竟长江流域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真正地由沉闷而转向活跃，是从三国
之后才开始的。而正是这雄厚的近古文化氛围，使我们在它上面的旅行，再
也不仅仅是一次对自然恩赐的山水风光的轻松漫历，长江两岸的秀丽景色也
不只是挂在那里的一幅幅清秀可人的静态山水画。在我们饱览着精美绝伦的
景致的同时，在不知不觉中，眼前就会晃动着先人的或沉凝或活跃的影子，
耳边时时就会回映着他们吟俄的跨越千年的幽冥的绝响。从踏上长江的那一
刻起，我们就不知不觉地置身于这样的穿越时空的今与古、自然与文明揉合
一处的动态的文化之旅中。这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
背上沉重的文化包袱去旅行，心灵深处是绝不会获得真正的愉悦与轻
松的。然而要将它从身上卸去，却又是何等的艰难呢！

二、鬼城丰都
记忆的浪花忽地一翻转，船已从近午的时分荡入了暮色之中。离开了
重庆之后，船便一直在两岸相对肃穆而立的青山之间默默行使，两边山上的
人家也只是稀疏可见，早已没有了城市的喧闹。站在船头，望着前方的江流
在两面山的衔接处消失，回头却见来路已被同样合拢的两座山封闭。船于是
就如井里的落叶，似乎了无目的地向水流的方向飘去，却见不到一丝能冲出
重围的出路的希望。而就在要到了碰壁的时候，你又会发现水流忽地幽幽一
转，现在面前的，又是一片开阔的天地。
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游人在历尽了群山
的围堵，以为再无出笼的希望的时候，突然又看到山门在往两边渐次打开、
退去，眼前又出现一番别样的洞天来，这该是怎样的喜悦呢？然而长江经历
了太多这样的悲与喜，文明之舟便在群山合围之下似乎盲无目的地飘荡，在
激流险滩之间拨浪前行，而希望其实已早早地埋藏在百般艰险和毫无希望之
中了。在每次似乎已经没有出路的境况下，每每又会现出一线生机。这样的
时候，又何其的多呢？而自从长江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主体之后，我们的文
明竟再也难象当初黄河文明所具有的那般一泻千里势不可挡而不可一世的气
概了。我们不得不在高山的夹送中小心翼翼地前进，一次次地遇到绝境，却
又能在近于绝望中见到新的光明。溟溟之中，我们的文明之舟的境遇莫非真



就如我眼下所乘坐的这艘实在是普通而渺小之极的小船那般么？
暮色之中，船在一个绝处一拐弯，眼前又现出了一片较为开阔的地带。
突然听到边上有人叫了一声，“看，丰都到了！”
闻声朝着右边的山上望去，果然远远的在半山腰回退的一片树林里，
隐隐地现出了一些房舍。房子大都显得古老，却依然能见到丝丝苍劲挺拔之
气息，颇有些气派，幽冥中还可以看到一些高大的古建筑从密密的树梢间探
出飞檐钩角：据说那就是阎王殿了。
丰都据传已有两千六百多年历史，素有“鬼城”、“幽都”之称，传说
人死后亡魂均要到此报到。城中有鬼域，域中有阎王的天子殿、延生殿等，
阎王据说就在那里上班，这里还住着什么“六值功曹”、“十大阴帅”、“四司
判官”等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下界高级官员。史载公元 1870 年长江洪水泛
滥，丰都城全城尽没。水居然能漫过半山腰，可见那一次的洪涝一定不小。
或许那次大水，便把阎王爷吓跑了；反正现在这里住着的可是世俗人家。袅
袅的炊烟正从或隐或现的树林中升腾起来，昭示着生命的存在。这样的阳光
下，自然是没有了阎王爷的住所的了。
这一路来一直十分宁静，除了流水的哗哗声及偶尔路过的一两只归家
的鸟儿的低鸣外，其实也已听不到什么别的叫声。两岸再也听不到猿声的啼
唤了，或者它们都已进化成了人？或者它们都已经到丰都去报道了？这终竟
只是猜测。但大家实在也不忍打破这难得的宁静。我们才刚离开了一个嘈杂
的世界，而翻过两旁的山，必定可以闻到同样嘈杂的声响。而只有这里现出
了如此和谐的宁静，鬼城便在这安祥而并不恐惧的宁静中静静地卧着。难怪
阎王老倌要选这样的宝地来办公，也难怪那些无所归依的飘忽的鬼魂都乐于
到这里来报道了！
然而这样的风水宝地，倘若不分青红皂白地让所有的鬼魂都能到这里
来共享，却未免要令人十分不快。有人勤俭操劳一生，有人吃喝嫖赌一世；
有人积德为善，有人无恶不作。尘世时常有的黑白颠倒和公义的沦丧，使得
许多为善者常常不得善终，而行恶作乱者却每每得以苟延残喘。如果阎王老
倌手中确实还掌管着裁决魂灵归所的权柄，则他实在有必要在这最后的裁断
中行使一次公义的判决。善人和恶棍，如果让它们死后还一起到这里分享祥
宁和平静，则实在是阎王老倌的渎职。譬如那些在抗洪救灾的搏击中死去的
壮士，则这里的仙山幽野理应为他们的亡魂奉出一席之地，而阎王功曹等也
自当为他们备上一桌酒席，洗尘接风；而无耻到了如那个坏事作尽作绝的王
家小儿，如果让它到这岂不要大煞风景？！让它就在群山烟火和野狼围追中
永无归所而惊惶失措地狂奔、啼号、流浪吧，且让英雄的亡灵在它们的哀号
中享受一份别样的快慰和安宁。宁静是永远不能下赐给那样卑贱的魂灵的－
－当然，它将不会寂寞的：远的有那么多史来的流氓恶霸和它作陪，在不远
的将来，不是还会有一个陈家纨绔将要与它作伴的么！

三、人间梦境
雄浑深沉的长江水，依然默默地在那流淌着。入夜的清风已有些微寒
意。我们选了十分好的日子，这时正是近于旧历月中。月亮已经从东边的山
坳坳上懒懒地爬了上来，硕大而且圆实。她把乳汁般的却又有一些浓浓的酒
味的光彩轻柔地浇洒到山坡上、江面上、我们的身上，于是我们都有了些淡
淡的醉意。两面肃立的青山似乎并不嗜酒，三杯两盏之后脸色已经渐渐发暗、
发黑，山间丛林里间或闪烁着星星点点的谁家灯火，仿佛为它镶上一些翠石



珠玉；而江水倒显得更加的调皮可爱，圈圈的涟漪在悄悄地打着转转，并把
接下的月光一屡屡、一丝丝地朝我们的眼里、身上泼洒过来，于是江面显得
更加的银光灿烂了。
这样的夜晚，如果便缩裹在薄薄的毛毯中去作着尘世的梦，实在是有
些过于奢侈的浪费。这两面屏立的高山、这足下蜿蜒翻跃的金河、这头顶醉
眼松松的高卧于山肩上的月儿，构成了一幅多么美好的人间梦境呢？这样的
梦境，不是要远比那据说充斥着弗洛伊德式骚动的性欲的孤独的心灵梦境要
清洁和柔和许多的么？于是我披上衣裳，悄悄地走到了甲板上。
这里已经躺了几个同样留连于这个天与地融合一处的人间梦境中的朋
友。旁边歪歪斜斜地靠了些酒瓶子，已经并剩不下多少酒了。可惜我是不饮
酒的，否则这样的时候，呷上三两口，必是上美的享受，“举杯邀明月”，月
亮便羞涩地钻入了你的杯子里；一阵清风拂过，可以听到两边山上的树林在
咝咝作响，在枝条的招摆中，于是灯火便更显得忽隐忽现，就如淘气的孩童
在和你捉迷藏一般，和江面上的跳跃的鳞光配合着，又宛如在合奏一曲销魂
的小夜曲。我便轻轻地合上眼，一边静静地享受着这天地万物为我演奏的舒
柔而和谐的音符，一边贪婪地呼吸着这里别致的充满醉意的芳香气息。酥软
的四肢，早已不知道驾着我飘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是怎样的人间梦境呢？往日的一切的一切，这时候都已经不知被抛
洒到哪里去了。只有在这时，你才感到是多么的自在和洒脱，才同时感到你
的渺小和你的伟岸。自在和洒脱伴着轻柔的小夜曲在一起悠闲地跳舞，渺小
和伟岸在金光涟滟的江面上一起悠闲的漫步。这里的两岸断不会有愁情满腹
的杨柳的吧，这里要它作什么呢？
这样的夜晚，且让我和四围的万物一起沉醉下去，作上一个美美的梦
吧！且让我忘掉时间与空间，忘掉古人与今人，忘掉沿江泼洒的诗词与歌赋，
忘掉缭绕于心的无聊的烦恼和俗世的杂务吧！且让我用清新的一无所有，来
和它们一起合奏一曲超越时空的浪漫的小夜曲吧！此曲本应天上有，而此时
此刻它却悠然地从我的心灵深处和身上的每个毛细血孔中漾溢出来，这样的
一刻，不已经顺着永不枯竭的长江水，流向了永久了么？

四、白帝情思
迷迷糊糊地翻腾了一夜，醒来的时候，天已是大亮了。虽已经过了一
昼夜的航行，却一点也不感到疲倦。峡谷中的晨风分外的清明透彻，沁人心
脾，不如顺便抓一把来洗洗脸，也顺便洗净久已沾染了俗世的尘埃的心灵。
站在船头向前远眺，峡谷凹缝之间的云彩正渐次散去，托出一片红亮的太阳
来。彩云之间不时有三三两两的飞鸟穿梭而过，又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忙碌。
这是个十分好的天气。空气也格外的清新，吸入一口，便使人精力饱
满，足够当作一顿丰盛的早餐了。两岸的山似乎夹拢的更近，因而显得更加
高远更加伟岸。
由于峡道有时显得十分狭窄，水流因而变得更加湍急，船行使也需更
加的小心翼翼了。水面上也不断地出现一些很大的漩涡，似乎要把船整个地
吞吸进去。岸边悬崖上的树枝，远远地探出手来，在风中摇曳，仿佛在向我
们挥手。这一切的景象告诉我们：三峡很快就要到了。
噢，三峡，梦里的三峡～～～
三峡所属，史来似乎并不全然一致。张岱载，“瞿塘峡与归峡、巫山峡，
世称三峡，连亘七百里，重岩叠嶂，隐蔽天日，非亭午夜分，不见日月”。



而现今的划定，谓三峡为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的总称，西起四川奉节县的
白帝城，东止湖北宜昌的南津关，全长１８９公里。明时度衡尺度和今有所
不同，而今日三峡的跨度看来还要远大于那时的七百里。不管怎样，这个长
度足以让我们的船慢悠悠地游行一整天了。三峡据称雄峰对峙，云雾蒸腾，
雪浪滔滔，险关重重，两岸胜景联珠，古迹斑斑，享有“黄金水道”、“艺术
长廊”之美誉：这些说道都不免要引人浮想联翩。至于三峡之形成，则更是
虚无飘渺了。据《水经》载，三峡当为杜宇所凿，杜宇当是个仙人。不过将
精美绝伦的自然造化非要归功于某一个神仙，却也并不少见。比如传说中的
杜宇始凿巫峡，汉武帝凿曲江，张九龄凿梅岭，等等。杜宇便是神仙，汉武
也算千秋一帝，就算他们两有那个本事去作那样的工程，可这张九龄却实实
不过是一介书生，看他的画像清秀文弱，甚至可能还不会武功；他的文章和
字都写的不错，政绩也还可以，恭身于唐初三贤相的行列，却不料他业余时
光竟还是一个高效率的石匠么？
未入三峡，先须顺道拜访奉节城。可惜船并不停泊，只是远远地望去，
见到了雄立长江北岸，连于崇山峻岭之间沿江而立的座座建筑物。现在是白
天，如果到了晚上，万家灯火之时，从江中望去，一片灯火沿着山坡星罗棋
布，那一定是十分壮观的。
这又是一座深深地铭刻上了文明的烙印的历史名城。
奉节虎据三峡西部入口，扼守瞿塘峡西段，原名鱼腹县，为春秋时期
夔国之都，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古城设有五座城门，每一座都有题额，东
门为“瞿塘天险”，西门为“全蜀咽喉”，大南门为“纵目”，小南门为“观
澜”，北门为“肃威”。
又是天险又是咽喉，可见此城乃战略要充，想来定是历来兵家必争之
地。杜甫诗中有“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的诗句，即是描写此
处风景。然而老杜终其一生都只是个郁郁不得志的诗人，写出的这两句诗，
还蕴藏了那么多的苦辛：但他也实在不够放达洒脱了些，寓居这么一个偏远
的孤城之中，还有何必要去一厢情愿地惦记着京华里正纵情于声色犬马之中
的皇帝老儿呢？，倘换作李白，即便不去散发弄扁舟，乘桴浮于海，也必要
溯江而下，尽情漂历一番，听听猴叫，才是清爽。
但杜终为杜，白究为白，两人的卓然不同的禀性情趣，在这里也产生
了一些深刻的撞击。于是他们便如眼下立于两岸的高耸入云的峭壁，竖起了
唐诗乃至中华诗歌史上的既炯然不同而又遥相呼应的绝代双碧。
然而更使奉节出名的，却是这里保留的三国所载的刘备白帝托孤之永
安宫，和诸葛亮神机妙算布下的用来大败陆逊的八阵图遗址。在这里，前面
所言及的三国情话，第一次以十分显明的形式突兀出来，成为长江上流淌过
的千年情结中的十分耀眼的一环。
其实刘备和那个据说是他先人的市侩刘邦相比，还要差的远。刘邦尚
知道要成大事，必能苟忍，所以可以无耻到为突围而让满城的女子全都脱光
衣服到阵上去，自己借着敌军目不斜顾时，乘乱出逃；也可以无耻到愿意和
项羽同喝一杯羹，那可是要用自己老父的肉烹出的。他采用的陈平七计，一
计比一计阴，一计比一计损，可是这样照样不妨碍他去作皇上，道貌岸然地
去给天下庶民制定一条又一条的道德规范，一章又一章的行为标准。这样的
成王败寇的历史逻辑，真是一个荒唐无耻对公理正义的最为霸道但又无奈的
嘲弄：然而历史的一页页，不就是这么写载的么？



显然刘邦是决不会对自己这个不成器的子孙满意的。当他游离在丰都
的山岭之间焦虑地遥眺并不很远的奉节城，眼看着这个只会哭的女人味十足
的皇孙，为了哥儿们义气而不顾劝阻，赌气出征，结果被人家火烧连营，落
得个在这里草草托孤的下场，他该会怎样的气闷呢！然而刘备不爱江山爱兄
弟，却也实在是历史上少有的一出独脚戏了。刘邦以无耻的成王败寇的逻辑
嘲弄了人伦常理，而刘备却以兄弟情谊的人伦常理嘲弄了成王败寇的无耻的
逻辑。到而今，不可一世的刘高祖早已成了孤魂野鬼，只留下了几多“肉羹”
之类的千古笑谈；“汉家霸业何处觅，武陵无树起秋风”，他所奠立的汉家家
业，随着长江激荡的圈圈涟漪花花一卷，也早已灰飞烟灭，真正的历史逻辑，
他终竟还是篡改不了的。而抱憾而终的刘皇叔，却还留下了这么一堆残垣断
壁，和一段段情谊绵绵的千秋佳韵供后人瞻仰、凭吊。兄弟情谊儿女私情竟
比那些帝王霸业远有永久的生命力，这真是一个奇迹了。无数的蟹行于世的
帝王将相，每每还未等到长江的浪花翻转过来，就已经消逝的无影无踪；而
那些侠骨柔情、锦绣文章，却常常能随着长江水永不停息地向前奔腾，这大
抵才是历史的真正的逻辑吧！
还是那个杜老倌，在八阵图的江边石滩上垂吊古人时，写下了这么两
句诗：“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这老杜看来还是糊涂的很。诸葛亮便是
侥幸灭了东吴，恐怕将来阿斗也不见得会对这亚父有什么好感，甚至会不会
“飞鸟尽，良弓藏”，也未可知。而现在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似乎留下了几
多遗憾，却使一些真正的真善美得到发扬。这不是更好么？当初陆逊陷入八
阵图而苦于不得出时，据说出现了一个老人给他指出出路，于是获救，这样
才有后来灭蜀的后话，而那个老人据说就是诸葛的岳父老黄。
看来这个化外高人老黄，才是少有的真正懂得历史的逻辑的人呢。

【长江寻梦】补白
这一文挂到这，算是感谢霏霏几次的辛苦整理吧。原文挂在四通，但
四通有什么版权之限。我是很讨厌那些东东的。所以如果你不讨厌，不如我
自己辛勤一把。
这个（上），全面整理了前晚至昨日午后断断续续写就的四文。由于每
一文都是独立而成，所以并不连贯。为串成一篇，又略作结构上的小小的调
整。
在这样的时候来写梦，实在是不妥。但话说回来，长江的洪涝历史上
从来没有如近年来这么频繁而剧大；如果只将这归因为天意，未免有些说不
过去。人为的因素究竟占多大的比例？我看这个比例必不在少；近数十年来，
人口无限制地增长，沿线林木被尽数砍伐，水土流失，各地官员，小到地方
大到中央，制定出的项目策略，时常带有急功近利之色彩，诸多更是只图一
时之利，鼠目寸光，吃子孙财。凡此种种，使便是长江终于也失去了耐性。
人类的存在，只有一条路：与自然的和谐生存。任何对自然的过分的
希冀，都要遭到自然的加倍的报复和惩罚。此次水灾，水非历史最大，而灾
却从来少有。这样的教训如果不及早汲取，则我看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我
们这一代中的鼠目寸光者，将必然逃不了被子孙后代指着脊梁骨骂讨的下
场。

“长江寻梦”在心里流淌了四年有加，而今在这样的时刻冒了出来，真
有些不合时宜。但如果从这不合时宜中能找到合于时宜的解说来，却也是一



番有意义的探索。至于剩下的那一半，则实在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写
就了。或许是在大坝已成、三峡皆沉入水中与鱼鳖共舞之时？或是等到杜鹃
花又漫遍了长江两岸的时候？
但我知道，这样的时候必不会太遥远了。
1998 年 8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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